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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謇爱猜谜
□安铁生

“锄奸模范”壮士王范
□陶建明

掘港兴灯
□赵一锋

兴灯是过去的一种综合性民俗
活动，最主要的是行街表演，由彩
牌、肩挑、打莲湘、舞狮子、龙灯、跑
旱船、泼花篮以及各种灯组成的队
伍。解放前掘港街上兴灯一般是正
月十五元宵节，后来有什么“运动”
庆典也“兴灯”，掘港街上最后一次
兴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过去兴灯各大商家如赵永升、
广隆、德昌祥、洪同泰等都要扎制彩
灯，这些灯一般都是请人扎的，用竹
子做骨，好一点有木头的，最好的还
有红木骨，这些灯都是可以拆卸的，
用的时候拼装再装潢下就行了。笔
者曾祖父云程公是镇上扎彩灯的高
手，1949年应掘港粮食公所邀请为

“开国大庆”扎制花灯，有“羊子砟角
灯”“猴子盘桃灯”“天女散花灯”等，
都是大型彩灯，有真人大小，蜡烛一
点、热气一腾，人物瑞兽都能活动，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笔者小时候
听祖父、父亲讲过“羊子砟角灯”“猴
子盘桃灯”的制作和故事。“羊子砟
角灯”用竹子扎羊的身子，以瓢儿做
头，大小和真羊差不多大，用竹竿挑
着，线一拉，两只羊就碰到一起“砟
角”，很是有趣。曾祖父有一次扎好

了“猴子盘桃灯”，有好事者看了说“猴
子盘桃有猴无毛”，太爷爷给猴子粘上
猴毛，很是花了一番功夫。好事者又
说“桃子虽好叶子嫌少”，太爷爷又加
了好多叶子，最后大家看了很满意，好
事者也无话可说。

兴灯的队伍那时候的纪律很好，
都听从统一指挥。

“彩排”打头阵，掘港街上的“彩
排”解放后是搬运工会的，是用红木打
制的，像牌楼一样，三米多高、三四米
宽，一格一格镶嵌玻璃。里面装彩色
的灯，上面挂铜铃铛，有三四百个，大
的如拳头、小的如眼珠，走起来发出

“丁零当啷”的声音，很有节奏。“彩排”
得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扛着走，
他们都是搬运工人，但走一条街也要
换人。扛彩牌光有力气还不行，得走
得威风好看，应和鼓点和铃铛声，彩牌
后面有伴奏的“十番”锣鼓。掘港街上
扛彩牌最好的是东街烟墩场的虞汉
渭，人称“虞家羊子”，最后一次扛彩牌
时已经六七十岁，扛了一段就不得不
歇歇，岁月不饶人呀！

给彩牌伴奏的是十番锣鼓，这些
锣鼓是安放在木头架子上的，有十多
米长，人抬着，笙、箫、管、笛、胡琴、琵

琶、三弦跟在左右，曲调悠扬，起到压
阵的作用，掘港有句歇后语：掘港人打
的十番——不紧不慢。这些演奏的人
来自各行各业，以理发业的为多，都是

“耍友”。这些人演奏技艺高超，起码
得十多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最多可
达小一百人。但掘港街上最后一次兴
灯，老艺人都年纪大了，不能演出，还
请了马塘的几个师傅来演出。

十番锣鼓后面是肩挑，肩挑就是
几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大汉，肩膀
上扛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站一个或
者三个五六岁的小孩，小孩扮作各种
戏剧人物站在铁架子上。下面的大人
得走“官步”，一步三摇，很是威风。绑
肩挑是很有讲究的，绑得不好，下面的
大人和上面的孩子都要受伤，铁架子
有四个柱子，正好齐腰固定在人身体
周围，有架子扛在肩膀上，走累了就用
手扶着柱子。小孩两条腿穿在一个大
裤管里站在铁架上，另一个假腿跷
着。有观看者不明白：小孩子跷着腿
累不累？扛肩挑的得意地说，给孩子
吃得饱，不累！这个秘密很多人至今
不知道。肩挑上最多可以扛三个小
孩，下面两个，上面一个，这很考验扛
的人的体力，走一段就得换人。有指

挥的，肩挑者一示意，指挥者喊“小”，
肩挑者蹲下，马上有另一个接替。肩
挑是有危险的，肩挑旁边都有人用两
根长毛竹竿隔离出很大的空间，确保
安全。由于安保措施到位，掘港肩挑
从没有事故发生。最后一次兴灯，围
观的老百姓把隔离的毛竹都挤压断
了，肩挑不得不中止，老百姓骂声一
片，但为了安全还是中止了，从此掘港
街上再无肩挑。

肩挑后面紧跟的是打莲湘、舞狮
子、龙灯、跑旱船、泼花篮，接下来就是
各商家做的灯：粮食行的羊子砟角灯，
八鲜行的荡船、河蚌精，茶食店的嫦娥
奔月，百货业的荷花担子、花担子、茶
担子等等。因隔行如隔山，各做各
行。茶担子常常借用大户人家的花
瓶、珊瑚、田黄石等作为茶担子上的

“奇珍异宝”，一般是爱护有加，生怕有
闪失。

20世纪70年代末掘港街上最后
一次兴灯，大概是为了纪念什么活动，
由住在黄家墩儿的某某领导组织。由
于已经歇了二十几年没有兴灯了，为
了彩牌、肩挑准备了半个月，到南通添
置了好多道具，那次以后掘港街上就
再也没有传统兴灯了。

约在三四年前，同乡朱霁云向我述及他的夫人家——南通冯氏结缘
画家高冠华的往事。至今，他的家族还庋藏高冠华的一幅精品画作《杏花
春雨江南》。高冠华（1915—1999），南通人，曾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
名美术教育家。他的画作，今日已是名人翰墨，不易入藏。未料“说曹操，
曹操到”，就在欣闻冯家藏画后数日，一位书商向我兜售高先生的旧作。
他未知高氏大名，索价颇廉。我请吴丑禅、李夏荣两位友人寓目，虽非精
品，真迹无疑。我赶忙付钱换画。

那幅画作，原本铺在框架中，经年累月，保存不妥，两处对角已略有水
渍。更令人遗憾的是，端详画中花儿造型，这幅画下半张已不知所终。所
余上半幅《木笔花》为大写意。潘天寿先生是画坛巨擘，大写意高手。作
为潘先生的高足，高冠华当然善作大写意花鸟画。半张《木笔花》布局疏
密得当，处处充满鲜明对比：两根主枝，一细一粗，互为平行，斜着向上，枝
上枝下缀有红花。两枝又有叉枝相连。上枝稍远，绘有较小的三枝花骨
朵，或包紧，或待放；下枝最近，深红花瓣有大有小，姿态各异，黄蕊星星点
点，或近于枝边，或露于瓣中，尽显全然绽放的美态。画面右侧，补入淡墨
所绘簇簇竹枝竹叶，既是补白，又于远处黑枝红花，形成用墨浓淡、色彩艳
淡的强烈对比。下枝尽头，即画面左上角，补入一只小雀：褐色尖喙，淡栗
色的圆头、弧背、扇尾，灰色腹毛，黑色细腿，栩栩如生。最有情趣的是，小
雀的嘴儿，完全张开，吱吱鸟声，仿佛已入人耳，与花儿的静态又形成强烈
的对比——“花香鸟鸣喜报春”的意境，跃然纸上。

幸运的是，半张《木笔花》尚有落款：“一树木笔开，冠华写。”钤印两
方，其中一方为名字白文印：高冠华。另一方为起首印：“忙中草草。”夏荣
道兄追忆，高先生早年在南通地摊上购入这方闲章，很是钟爱，画中常
钤。他曾馈赠两份画稿给李夏荣，画中也钤此方“忙中草草”。

这幅画作，兴许是“草草旧作”，又剩半张，收藏价值，不比高冠华的精
品力作，不过对我，有着别样的意义。画中主角木笔花，即辛夷花，又名望
春花、广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广玉兰是南通的市树，《南通日报》副刊长
期辟有“广玉兰”版面。这幅画作绘于南通，绘树又是南通市树，画中蕴藏
了高先生对于家乡的情感。我素来喜存乡人画作，所绘又是乡土题材，很
是珍惜这半幅画作。2025年，又恰逢高冠华先生诞辰110周年，赏画品
花，作此小文，以示纪念。

半张高冠华 一树玉兰开
□苇航

王范自幼家境贫寒，10岁时才上
私塾，三年后辍学。青年时代的王范，
身强力壮，体力过人。1926年，在中
共党员王盈朝的教育引导下，王范走
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4月，他参加了红十四军，参
与打土豪、分田地。在战斗中他英勇
顽强，敢打敢拼。红十四军失败后，王
范为避开敌人的追捕，不得不泅水逃
走，经南通来到上海。

红色“包打听”
王范来到上海后，举目无亲、身孤

影单、衣食无着、生活艰难，为了糊口，
他化名“张云飞”，到黄浦江边码头上
干苦力。好打抱不平的王范连换了几
次工作，吃了不少苦头。在上海寻找
党组织未果的情况下，王范决定去投
考巡捕。他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
夫顺利地考上了巡捕，参加集训6个
月后，被分配到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
路）巡捕房当巡捕。王范利用巡捕的
身份，广交朋友，又主动与地下党组织
接上关系，接受组织的政治考验，向党
组织提供情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
科红队决定除掉叛徒白某。白某原是
上海西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捕后自
首叛变，多次在上海街头指认或跟踪
我方同志，造成多人被捕，危害严重。
红队负责人了解到此人生性多疑偏又
贪淫好色，常去四马路一带眠花宿柳，
决定由王范利用巡捕的有利身份，设
法监控叛徒，并及时通风报信。

一天晚上，上岗巡行中的王范突
然发现叛徒白某从美琪大戏院门口小
巷钻了出来，坐上黄包车去了浙江
路。王范立即叫人跟踪盯紧。当获悉
白某进入妓院春江楼后，王范立即打
电话用暗语通知了红队，红队七八名
便衣队员迅速出动，包围了春江楼，干
净利落地干掉了叛徒。

7月的一天，几个穿和服携刀棍
的日本浪人越过海宁路口租界区铁
栅栏，闯入一瓜果店，又打又砸，殴伤
店主。两巡捕冲上前制止，与日本浪
人发生争斗。日巡逻小队不问情由
立即开枪，造成巡捕一死一伤。英方
工部局交涉软弱无力，日方拒不交出
杀人凶手，气焰嚣张。王范号召巡捕
们罢岗，以示强烈抗议。他还发起了
声势浩大的出殡游行，在跑马厅登上
看台发表演讲，历数日军罪行，振臂
领呼口号。

11 月，王范正式恢复组织关

系，并被任命为四马路巡捕房党支
部书记。

1934年4月，因沪中区委宣传部
负责人被捕叛变，致使一些地下党员
相继被捕。在四马路执勤的王范被叛
徒认出，不幸被捕。王范先前发动沪
上巡捕游行罢岗时，在地下党秘密联
络点与此人曾见过面。王范被捕时化
名张景庆。当天晚上，在巡捕房的地
下刑讯室里，王范大声叫屈，坚决否认
自己是共产党员。3天后，王范被引
渡到南市区的上海警察局。敌人对他
施以酷刑，几次昏死过去，被刑讯人员
用冷水喷醒后仍不招供。无奈之下，
敌人叫来叛徒对质。

王范一见到叛徒，便先发制人，大
声呵斥，并告诉提审人此人曾在四马
路上公开调戏青年妇女，被自己拦下
来狠狠地训斥过一顿，因此挟嫌报
复。他又利用叛徒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情况，故意问叛徒自己的名字，叛徒当
然说不出来。敌人见审不出个结果，
一时无计可施，又不甘心将王范释放，
便以“共党嫌疑犯”的名，判刑押往南
京，关押在中央陆军监狱。

延安的“锄奸模范”
在监狱里，监狱头目见王范力气

大，能挑能担，又只是嫌疑犯，故令他
挑水担菜，并给监房送饭。王范利用
这个机会传递信息、保护难友。1937
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
共两党再次合作。经八路军驻宁办事
处与国民政府交涉，王范与难友们得
以无条件获释。

1937年10月，王范改名王凡，被
派往延安。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担
任党总支的组织委员，半年后，调入陕
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从事政保工
作。王范机智勇敢，在担任边区保卫
处副处长期间，他配合处长周兴，开展
与敌特的斗争。

平时，周兴坐镇边区保卫处指挥
全局，王范则主动出击，摸情况找线
索。他平日不穿军装，喜欢穿上海工
人常穿的藏青布工装，头戴一顶鸭舌
帽，常在化装后深入民间，还在边区民
众中发展了一些眼线，以利于了解敌
特活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
他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
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
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
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
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
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

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
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
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
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被测出有敌特
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
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
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
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
带人前往延安郊区排摸情况，在掌握了
一些证据后，他当机立断，秘密逮捕了谢
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当场击毙
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突击审讯，王范
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
合起来，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
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
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
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
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
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
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
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
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向中央作了专题汇
报，并与负责党中央警卫工作的杨奇清、
汪东兴碰头，制定保护毛泽东为首的党
中央的措施。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国民
党特务们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一网打
尽，在我方严密大搜捕中，有30多个被
捕，其中有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奸细9
人。1939年延安破获这件敌特大案后，
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王范予以表彰和
奖励。毛泽东在中央一次内部会议上还
点名表扬了立下首功的王范，称他为“锄
奸模范”。在延安，王范也收获了爱情。
1941年7月，王范与李钟培在延安结为
夫妇，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他们做了证
婚人。

护送毛泽东进北平
抗战胜利后，王范被调任东北热河

省公安厅副厅长。在党的领导和军区支
持下，于1946年领导破获了有名的赤峰
天主堂反革命案。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
阶段，他调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
副部长。

1949年初，王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
——河北平山县，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
作。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要他在北京
西郊侦察肃匪，为党中央、毛主席迁进北
平做好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大
任务，担任中央社会部工作队队长。

北平和平解放时，敌情十分复杂，王
范夜以继日地深入基层实地查看、调查
研究，为党中央机关及领导同志安排住

地，布置警卫，制定详细、严密的保安方
案。1949年4月，当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北平时，
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沿路秩
序井然，胜利完成了安全保卫任务。

1949年5月，渡江战役开始，王范考
虑到自己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活动，
情况比较熟悉，即向领导提出到那里去工
作。经领导批准，王范带领20余名社会
部保卫干部，日夜兼程从北京抵达华东首
脑机关驻地丹阳，接受进沪后的安全保卫
工作任务，立即着手组建中共中央华东局
保卫处，并任处长。1949年5月25日，上
海解放。硝烟未尽，他率领保卫处干部、
战士进入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迅速迎头
痛击公开和暗藏的武装反革命分子，担负
起保卫工作。当时，国民党的“反共救国
军”活动十分猖獗，敌人还从海外派遣由
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培植的亲信、“暗杀
老手”“保密局上海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刘全德等人潜入上海，准备暗杀陈毅市长
及华东局领导同志。反敌特工作任务十
分艰巨。王范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经过缜
密侦察，终于将刘全德等“反共救国军”特
务一网打尽，确保了华东局党政机关及领
导的安全。

1950年初，王范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
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1950年
夏，一名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
凤点名指派的“心战专家”、代号“083”的
高级特务秘密潜入内地，企图利用当时局
势，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

“保密局”潜伏特务在内地进行“心战”活
动。接到中央指令后，王范迅速组织精兵
强将，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主持083专
案的侦破工作。经过缜密侦察，迅速查明
083的行踪，在其还未实施活动前成功将
其抓获归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55年王范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视
察江南造船厂时，发现延安时期曾在他身
边工作过的王范同志也来陪同他视察，亲
切地问他:“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陈毅
风趣地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他是上海的

“包打听”（上海市检察长）呀!毛主席听了
哈哈大笑。

1962年王范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范公开否定

“文化大革命”，写信批评毛泽东主席“通
行着一条错误路线，受坏人利用”，受到严
重迫害。1967年1月12日，王范在家中
留下一份言辞激烈的绝命书后，自杀身
亡。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他平反
昭雪。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
青为其题词“党的忠勇壮士王范”。

张謇先生自幼刻苦学习，故文学功底十分深厚，且擅长诗歌、楹联、书
法等，南通博物苑曾专题办过他的诗联墨宝展览，后人亦出多本论文探
讨研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謇先生年轻时，还喜欢与文友玩增知益智的
猜谜游戏，这在他的日记里是有明确记录的。例如，在张謇先生23岁时，
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二日：“至海秋处猜诗谜，三更就寝。”二十七
日：“与子承、礼卿灯下猜诗谜。”（见《张謇全集》第8集“柳西草堂日记”第
95页）

我们知道古人猜谜，题材很多且颇深奥，浅的有孩童初读的《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作谜底；深一些的有四书五经、《六才子书》和唐诗宋词
等。张謇先生在上述两天日记里都谈了“猜诗谜”，应该主要是猜诗里某
句作底的谜，因为灯谜是曲径通幽的文字变化游戏，且有一字多义转折多
解之妙，不是对《诗经》等十分熟悉或倒背如流，是难以猜射出来的，足见
后来能考中状元的张謇先生，古典文学基础十分厚实。日记里他还谈到

“灯下猜”，说明那时都是晚上去的，这与我们现在常在广场大厅白天猜，
意境氛围是大不一样的，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灯（下猜）谜”。更叫人称绝
的是，光绪二年（1876）十月二十二日的猜谜，苦思冥想的时间很长，也可
能难度很大一直玩到半夜“三更就寝”，可见其考虑甚多、非常投入。笔者
爱好灯谜游戏60余年，也在夜间参加谜会多场，从未到这么晚。在猜射
难度大的情况下，张謇先生仍乐此不疲、全神贯注、追根溯源，甚至有股不
能猜中决不罢休的韧劲，可见其入迷程度。

在《张謇日记》第8集148页中，我还找到其26岁时，“光绪五年
（1879）三月五日：‘宝山主簿招饮，射覆。’六日：‘少云招饮，射覆。’”现在
很少有人知道“射覆”且不甚理解。其实射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卜卦猜谜
游戏。射覆游戏历史十分悠久，射是猜测的意思、覆是覆盖的意思。早在
汉代时期已经流行于皇宫中，在碗、瓯、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个东西，大都
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笔墨、盒罐等，口头念出或写出一段隐语，
多与易学八卦有关，让人猜测里面具体是什么，类似于现在的实物猜谜。
后来的射覆也逐渐改变。现代的“射覆谜”还留有古代射覆的痕迹，但已
改为一种构词联想式的填字游戏，以隐含文字为主，属于文义谜的一种。
在猜射时，以上一字与下一字彼此关联，常取“用上覆下”的猜射方法。如
谜面为“李□□广”，李广是西汉时期名将，要求在中间空格填入我国著名
电影演员的名字，并使前两字为唐代大作家名，后两字又为隋代名人。答
案是白杨（“李[白杨]广”即李白、白杨、杨广）。当然，张謇先生那个年代，
是不会有这么简易的“填字游戏”的，一定奥妙复杂且难度相当大，只有文
学功底深厚又联想丰富、思路敏捷者，才能玩得得心应手。这种人当然也
是学识丰富的人了，张謇先生当属此列。

王范（1905—1967）又名王凡，原名张庭普，如东上漫（现如东县曹埠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十四军，失败后辗转上海当巡捕，参加中
央特科工作。1937年赴延安，任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因打击敌特有功，被毛泽东称为“锄奸模范”。上图左起：20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保安处的王范，1941年王
范与夫人李仲培在延安，1960年王范和郭沫若在一起，最右图片上：王范和李克农在一起，下：1965年王范全家合影。


